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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认识的束缚突破认识的束缚
找到主题创作更广阔的空间找到主题创作更广阔的空间

□纳 杨

新时代儿童文学新时代儿童文学
主题创作探微主题创作探微

本期发表纳杨、张怡两位的文章。纳杨的《突破认识的束缚 找到主题创作更广阔的空间》一文，由大处着眼，由细部落笔，重点分析了近年主题写作中“主题创作理

解窄化”“主题创作感染力不强”等问题，认为“主题创作还有着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张怡的《儿童文学主题写作：走出虚构之困》探讨了主题写作中，虚构和非虚构之间

的内在艺术关系及文学化处理问题。两篇文章都联系当前主题写作的具体文学现象和作品展开分析，因此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说服力。

本专栏持续探讨儿童文学主题写作所引发的创作及文学话题，尤其欢迎能够联系实际、角度独特、分析深入的佳作。

——方卫平

找到属于自己的找到属于自己的 站台站台
□□格日勒其木格格日勒其木格··黑鹤黑鹤

■关 注

记得有天，我在上海的图书

馆有一场讲座，晚饭后赶往虹桥

高铁站。

这是当天的最后一班高铁，

如果没有赶上，我也就会错过第

二天的活动。我上了车，高铁即

关门启动，时间刚刚好。我在距

离车门不远的座位上坐下，乘务

员过来查看车票。

结果，我上错了车。我应该

上的那列高铁在站台左侧，但却

误上了右侧的这趟。只能叹息一

声。可我刚告诉活动方的工作人

员，此时司机应该已经出发赶往

高铁站准备接我。如果此时再告

知他们这个结果，我无法想象他

们的无奈与失落。突然，我看到

乘务员意味深长的微笑，他说：

“你只需要在下一站下车，直接走

到站台的另一侧，就可以再乘上

那趟高铁。它跟这趟高铁是同一

方向，下一站也会停靠，仅仅落后

15秒。”果然，我在下一站下车，穿

越站台，本应属于我的那趟高铁

已经挟风呼啸而至，当车门打开

的一刻，我进入车厢，全程无缝衔

接，没有任何停顿。已经被自己

淡忘多年的阿里巴巴的大门，在

这个夜晚向我开启。

这一天，我在九又四分之三站

台换乘。

这是现实主义的陈述，也是

我生活之中的童话，这是我的

童话照进现实的时刻。作为儿

童文学作家，我相信自己拥有

九又四分之三站台，相信童话，

更相信自然。

我的文学创作在“自然”的框

架之中，有小说、散文、绘本、影

像书等的分类。在我的自然文学

创作中，小说占了很大的比重。

这些年来，我一直生活在中

国北方的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兴安

岭森林地区，以田野调查的方式

了解北方少数民族的地域变迁、

文化沿袭、生活方式及群体意识，

我的创作主要以蒙古族、鄂温克

族、鄂伦春族等北方少数民族风

俗及野生动物和自然环境为基

础，通过小说形式重构北方少数

民族即将消逝的古老文化，如使

鹿鄂温克族的驯鹿文化、蒙古族

的游牧文化、鄂伦春的狩猎文化

等，寻求人类与自然和平共处的

可能性。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

让小读者意识到，人类与其他生

命一起共享这个世界。

人人都向往草原，这种向往

并非仅仅是因为草原地域上的辽

阔、文化上的兼容并蓄，外来者在

这里惊讶地发现，世界上竟然存

在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人类可以

在不改变自然环境的前提下与周

围的环境和其他生命和谐共处。

草原不只是一种生态系统或地理

概念，而是游牧人沿袭千年的生

活理念和伟大传统——最大限度

地保持自然原来的样子，最低限

度地向自然索取、顺应自然，并成

为自然的一部分。

叶塞宁说过，我们是大地的

孩子。如果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没

有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和时

间，那么自然文学的阅读至少提

供了一种可能性，让孩子们懂得

怎样珍惜我们的世界。

有时候，一本书、一句话可以

影响儿童的一生。所以，这也对

儿童文学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前些年，我去西部参加公益

阅读活动，每天要穿越戈壁到一

个学校去，每个黄昏，我吃完饭从

小饭店里走出来的时候，总会有

我的读者站在门口，静静地等待

我。孩子们站在耀眼的阳光中，

双眸晶莹剔透。他们怀中抱着

书，就像怀抱具有生命力的火。

也有的孩子在看到我时，眼中有

泪光闪动。他们抱来的书已经看

得翻卷掉页，我没有想到自己的

书竟会来到如此遥远的地方。在

那一刻，我第一次重新审视自己

的身份。我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

写作者、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我存

在的意义在哪里。

儿童文学的存在就是给孩子

提供一种可能。当他们距离不可

触及的一切太遥远的时候，阅读

能够带他们进入一个期待的世

界，感受自由、忠诚、善良和爱。

从我开始创作儿童文学，就

一直坚持我最初的想法，儿童文

学的艺术水准和文学诉求应该高

于给成年人的作品。儿童文学的

起点，是需要作家创作真正能让

儿童高兴的作品。写作者应该持

有自己的尊严，经常自我审视，拒

绝无限地高产，创作真正的儿童

文学作品，经历时间的考验。

在路上走得久了，有时候会

忘记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开始这次

旅程。所以，我们要经常性地重

回自己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回

到那些闪闪发光的时刻。

（作者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
副主席）

近年来，主题创作已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热

点和亮点，越来越多的作家加入到儿童文学主题

创作的行列，尤其是青年作家踊跃尝试新的更具

难度的创作题材，推出了一批较高品质的儿童文

学作品，比如董宏猷的长诗《中国有了一条船》和

纪实作品《一百岁的红领巾》、舒辉波的小说《逐光

的孩子》、于潇恬的小说《冷湖上的拥抱》、韩青辰

的小说《中国少年》、叶梅的小说《北斗牵着我的

手》，还有金波、高洪波、曹文轩等35位儿童文学

作家创作的“美丽中国·从家乡出发”系列图画书

等。还有一批主题读物，比如接力出版社和党建

读物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革命精神谱·红色故事书

系”，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童心向党·百年

辉煌”系列，大象出版社的“新时代讲给少年听”系

列等。这些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兼顾不同年

龄段，为少年儿童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等提供了

更具亲和力的文学表达，对于塑造下一代中国人

的精神品格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也必须看到，主题创作还存在一些问题，

特别是理解认识上的误区，会影响主题创作的进

一步提升，因此有必要做一些辨识和讨论。本文

尝试梳理一下存在的认识误区，提出应对思路，与

各位方家共同探讨。

一是主题创作理解窄化问题。
一谈到主题创作，人们往往想到重大主题，比

如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航天航空等，或是革命历

史题材、红色题材，以及优秀传统文化题材。这些

当然是主题创作，但主题创作并不仅仅只是这

些。比如优秀传统文化题材本身就是一个广阔的

概念，不断有新的增长点加入进来，与文化传承相

关的文物保护与开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都是

近年来的新热点。这方面题材的开掘做得有声有

色，从早些年的热门IP《山海经》《三字经》《笠翁

对韵》，到书法、国画、古琴、传统手工艺等传统艺

术门类，再到敦煌、石窟等历史印迹，几乎都已进

入儿童文学创作视野。孟宪明的《第二十六张古

琴》写的是古琴制作与弹奏，荆凡的《颜料坊的孩

子》写的是制作颜料、染制布料的传统工艺，冯与

蓝的《墨童》写制墨与书法，还有王璐琪的《千窟同

歌》写莫高窟的守护。而主题创作还有着更广阔

的创作空间，那就是与当下少年儿童生活息息相

关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校园、家风家教、社区等

许多题材领域。

社会的发展给孩子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变

化，也为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永不枯竭的创作源

泉。比如徐玲的《如画》写曾经跟着父母进城的孩

子又随父母回家乡创业，是乡村振兴的一个剪影，

她的另一部作品《长大后我想成为你》则把目光转

向了社区工作者这样一个近年来逐渐被人们关注

的社会群体。这些作品更贴近当下孩子的生活，

可以让小读者们感受到他们所生活的同一个时空

下不同人们的心理状态，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自

己，理解人生。同时，这些作品还具备了某种不一

样的成长性，因为作家们与孩子们面对着同样的

新鲜事物，作家的写作过程对自身而言也是一次

成长，是他们对当下社会发展人心变化的观察、思

考，再用一个或是有趣或是感人的故事表达出来，

让读到这些故事的孩子们也一同获得成长的能

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书写当下孩子们的生活、心

理及他们周边的人和事，是更广阔也是更有必要

的主题创作。

二是主题创作感染力不强的问题。
尽管我们已经有了一大批主题创作作品，其

中也不乏优秀之作，但整体上看，“叫好又叫座”的

作品仍然不够。主题创作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在

一个既定主题下写得自然、贴切，能打动人、感染

人、引人深思。以航天航空题材为例，首先，这样

一个专业含量很高的题材，对作家的知识储备是

一个挑战。但这在短时间内是可以处理的，靠大

量查阅资料、消化理解一些常识性的内容虽然难，

却是可以做到的，还可以请专业领域的专家帮着

审读，避免在作品中出现知识性错误，这也是这类

题材作品创作、出版所必备的环节。

更考验作家创作的是如何写出其中的“人”。

既要写出航天英雄所做的贡献的重大意义，又要

努力把他们“还原”成“人”，才能让孩子们通过文

字和故事触摸到他们，进而引导孩子们树立远大

理想，成长为更有追求的人。曾有情、张子影的

《绽放太空的玫瑰》把重点人物关系设定在女航天

员和女儿，从女儿的视角写妈妈，从一开始埋怨妈

妈总不在身边，到了解了妈妈的辛苦以及所做事

情的重要意义之后，成为妈妈最坚定的支持者，并

且暗下决心努力学习，长大后成为妈妈一样的贡

献者。葛竞的《宇宙的梦想》则把人物设定在校园

和家庭，以航天员的孩子群像来书写航天员的生

活，让小读者和书中的孩子一起成长。应该说，这

两部作品都是近年来航天航空题材创作中较成功

地把重大主题与孩子生活结合起来的小说作品，

但都还不够厚重，在航天航空事业对于国家的重

要战略意义方面没有足够深入地挖掘出航天人的

精神特质。要写出航天人与别的人群不一样的地

方，才能让读者觉得更有阅读的获得感。对于这

类主题创作来说，只是一个好玩儿有趣的故事，是

不足以吸引读者的，他们会对这类题材抱有更高

的期待。而对于另一些题材，读者们会更希望读

到一些真实的“共性”，比如当下社会的新兴群体。

书写当下社会中的新兴群体方面，总体比较

欠缺。一方面可能是这些群体还没能引起作家们

的足够关注，一方面是他们的故事没有太多曲折

或起落，不容易写出吸引人的故事。对于这样的

题材，确实需要作家更深入地体验、观察和思考。

左昡的《我的世界》是一个很好的示范。这部作品

写的是快递员外卖员这一新兴行业的从业者。这

群人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和平均的文化水平可

能并不是很高，但他们在当下网络经济发展中有

着重要作用，也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较为密切

的人群。对于这样的人群，写什么就成了首要问

题。如果仅从表面上写，那不是文学作品，如果要

深入到他们的内心，就需要真正了解他们的喜怒

哀乐。而作家的任务还要更进一步，要写出他们

的精神特质。左昡为了写好这部作品，真的注册

做了一段时间外卖骑手，认识了一些骑手并和他

们交朋友，才让这部作品呈现出鲜活生动的生活

气息，也努力呈现出骑手们的精神世界。如果只

是一部普通的小说，这部作品堪称完美。但它的

书写对象是当下社会中较为特殊且重要的人群，

读者难免还会有更多的期待。如果能从这一新兴

群体对于当下社会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上再开掘深

一些，对这一群体的整体把握再透彻一些，让作品

更多一些现实纵深感，带给读者们更有力的思考，

会更有吸引力。

主题创作应该是当下社会的主流声音的体

现，其创作的难度不仅仅是“命题作文”，更是考验

作家对社会发展整体态势主流趋势的把握和艺术

表现能力。书写当下现实本就是很有难度的，而

要把当下这样一个日新月异、新事物层出不穷的

现实世界写成让孩子们能理解、感兴趣、喜欢读的

文学作品，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儿童文学作家们

要打开思路，潜心深入生活，突破对主题创作的刻

板理解，方能找到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

主题写作与时代生活密切相

关，其创作常常取材于富有时代特

色的真实人物故事、社会事件等，

因此，从真实素材的发掘到作品文

本的呈现，主题创作往往会直接面

对虚构和非虚构关系的文学化处理

问题。

从这个层面来看，主题写作大

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事实

基础的写作，以纪实为基本表现手

法，最终走向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

的形式；第二类并无直接的现实依

据，而是依照作者自身对现实、对时

代、对主题的理解来进行创作，从而

写出一个想象的、虚构的故事来；第

三类是既有纪实的、非虚构的因素，

又对真实人名、地名等关键信息进

行模糊处理，再适当添加虚构因素，

使其最终成为一部有原型的虚构类

作品。本文重点探讨的是第三类写

作，很显然，这类创作，写作者要直

面虚构和非虚构如何结合的问题。

一般来说，写作者掌握的非虚

构的现实题材，有时来源于自身亲

见亲历的身边实事，有时是通过新

闻、他人述说等方式获取的信息。

从现实题材的抓取到文学创作的完

成，由于观念、认知、手法等局限，写

作者常常会陷入一种“虚构之困”。

例如，因为作者对现实题材的理解

不到位，尤其是对有特定时代背景

的素材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分析，

导致虚构的部分背离时代特征，与

事实脱节。比如某部战争题材的小

说中，写到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在

深山中躲避国民党军队的追击，为

表感谢，军长将自己带在身边的一

支“英雄牌”钢笔送给14岁的农家

少年。初读此处让人心里咯噔一

下，赠笔当然是常规事件，但“英雄

牌”钢笔就有些突兀了，“英雄笔”的

前身“华孚笔”虽然1931年就出现

了，但改名“英雄笔”进而为人所熟

知是1966年的事。这是虚构艺术与历史时

空的错位。又如一部跨越百年历史进程的儿

童小说，其中写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运动

员因为物资紧张而营养不良、体能不济，为了

表现周围人对这位运动员的关照，写医生每

天省下自己的一个鸡蛋给他吃，而这位运动

员因此就能“一周增重五斤”，体能迅速增

强。这样的描写是否准确？这些不管是对环

境的主观想象，还是对历史、对常识的缺乏了

解，都使小说脱离了时代环境，削减了情节的

可信度，影响了作品的文学质感。

前段时间读到美国作家劳雷尔·布雷特

兹的儿童小说《寄往月球的信》，这部小说将

时间设定在1969年美国发射阿波罗11号登

月的夏天。老师布置暑假作业——给即将登

月的宇航员写一封信。班上其他同学都选择

了会出舱、登上月球的宇航员，唯独同样感到

孤独的女孩玛米选择了只是负责绕月飞行，

要独自在地球信号无法到达的月球背面经历

人类最孤独的48分钟的迈克尔・柯林斯。

这是典型的在真实事件基础上的虚构小说，

但它又因对重大航天事件时间、地点、人物、

背景等的准确交代和生动描述而显得无比真

实而独特，小说中孤独的航天员和孤独的女

孩两个人在巧妙的“写信”情节设计中共同完

成了一个成长故事的述说。

儿童文学因其读者对象的特殊性，会格

外关注人物的塑造和故事的编织。一般来

说，人物性格决定故事走向，情节发展又从一

定程度上佐证人物性格。在现实和虚构并存

的小说逻辑中，我们看人物性格能否立得住，

会关注其语言、行为等外在表现的统一性，也

会关注人物成长与事件发展彼此形塑的过程

是否具有说服力。许多伟大的经典作品也是

因为主人公身上贯穿作品始终的某些极其强

大的闪光点打动了我们。

如果读过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尤里·奥

莱夫的代表作《鸟儿街上的岛屿》，一定会对

作品中那个勇敢、机智，富有同情心，始终不

放弃希望的男孩阿莱克斯印象深刻。故事以

二战时期纳粹占领下的华沙为背景，虚构了

主人公阿莱克斯在鸟儿街上那座废弃大楼里

独自求生的经历。鸟儿街本身就象征着阿莱

克斯在战争洪流中的一座小小的“岛屿”，阿

莱克斯在这里坚守希望、守护自我。战争中

儿童的命运真实铺开，且人物的命运发展是

贴着性格走的，是具有说服力的。

我们不妨斟酌如下这一情节，源自尚未

出版的某部作品：作品中的这个女孩从乡村

初来乍到城市里，感觉与一切格格不入，她

“腼腆，勤奋，成绩好”。这样一个“格格不入”

的女孩，作者为了体现她助人为乐的品格，设

计了其在公交车上发现小偷，便“尖叫一声”

提醒众人注意，最终因为她的勇敢，让小偷落

网的情节。对于这样一个刚进城的有些腼腆

的女孩，即使她善良、助人为乐，在这种情况

下，是奋不顾身的“尖叫”还是经

历挣扎、害怕，甚至通过无声的提

醒等方式的描写更合理，我觉得

是可以斟酌的，即哪怕到了情节

的某处高光时刻，人物是不是也

应该遵循基本的性格特征？

回到一部体育题材的儿童小

说对少年运动员的细节描写上，

作者刘海栖少儿时代是一个体育

迷，他写打篮球的孩子内心充满

长个儿的焦虑，于是写了孩子把

自己吊在门框上，写了他挨了大

人的打，写他进行了一系列的“长

高实验”，然而，长高理想都没有

如预期中实现，但这个过程中却

写出了孩子渴望突破的天性和为

了心中热爱能够学会隐忍和坚持

的心理状态，不但性格鲜明，故事

曲折独特，还写出了另一种深层

次的童年精神，这是有逻辑的虚

构故事的高明之处。

联系最近读到的一些对选题

缘起过程相对了解的文本，我发

现虚构之困有时可能也是“困于

非虚构中”，源于现实素材太多，

写作过程中不懂得取舍，各种冗

杂细节未经艺术处理一拥而上。

我们愿意相信，大部分写作者对

待文学创作拥有敬畏之心，面对

一个好的题材，愿意进行深透的

田野考察和生活体验，也愿意做

好充实的资料准备和案头工作。

从表面上看，这些现实积累使文

学有了更多的生活气息和生动细

节，然而，实际写作中，如果不加

文学审美化处理，一味堆叠，作品

有时会显得铺垫过长，有时陷入

结构混乱，写作者既不想写成纪

实文学的样貌，又没有给虚构的

艺术以发挥的空间，最终使作品

变得琐屑乏味。我们常看到一些

作品，真实也有，细节也有，但是

缺乏灵气，故事不好看，读起来像

一则长篇新闻或是主线不明的流水账。

走出虚构之困，需要回到话题本身，写作

是为了什么？虚构又是为了什么？现实题材

只是写作的起点，文学可以通过合理的虚构

实现其自身的逻辑自洽和艺术抵达。那么第

一，虚构要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不仅要看

见现实题材中原型人物的表面形象，更要看

透、吃透人物的性格特征，情节要符合人物情

感的变化和行为的逻辑。写作者需要动用独

特的生命体验，感受人物的情感命运，才有可

能虚构出、想象出符合人物性格特征的情

节。比如一部儿童小说中塑造了一个父母都

在国外，独自一人和保姆生活在一起的“富二

代”男孩形象。他很张扬，可是又很孤独。作

者写他给自己捡来的三只流浪猫起名字，结

果三只猫的名字竟分别用的是爸爸的名字、

妈妈的名字和即将在国外出生的弟弟的名

字。读者读到此处，心也揪了一下。它既符

合这个条件优渥但心思单纯、处境孤独的男

孩的心理，也表达了对这种缺失的亲情的呼

唤，用儿童的游戏精神反衬出生活的无奈。

第二，我觉得是要在尊重常识、尊重历

史，充分了解时代特征的基础上理解一个时

代里人的整体精神面貌，从而写出深层的时

代精神。文学在记录时代，若干年后，我们也

将通过文学了解时代。这其实既是体现了符

合时代特征、人物特征，也体现了文学语言的

准确性，文学的道理是相通的。

第三，无论是常规写作还是主题写作，落

笔之前对想要言说的题旨还是应该理解得更

深透一些，格局更开阔一些，更有高度一些。

比如写一位支教老师的形象，我们回忆阅读

的经验，一些文本不自觉地陷入某种狭隘的

窠臼：这位孤独而伟大的老师，是否必须要经

历所有人的不支持、不理解才能凸显个人的

能量？还是说，我们也可以尝试写出在这个

大环境中，有国家社会层面的支持，有切实的

人文关怀，以及在此基础上仍然葆有的更坚

定的信仰的力量。我想起《老师，水缸破了！》

这部小说，一样有乡村学校的老师，一样有愚

昧的乡民，一样经历了诸多艰难的日常，但没

有刻意虚构苦难，相反，乡村学校孩子们天性

中的顽强、善良，以及老师的正直、智慧、坚

守，都是作家放置更多笔墨的地方，我们甚至

得承认这表现了更宽广、更宏大的童年主

题。在这种文学观、价值观的引导下虚构出

的童年故事，依然经得起推敲，同时增加了人

性的温度。

在儿童文学主题写作中，虚构和非虚构

的关系可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对抗”，也可

能走向一种“自圆其说的和解”。我们渴望看

到虚构的艺术里那些贴着时代、贴着人物、贴

着主题的真诚无比的表达，能让读者触摸到

更多文学的真实。

（作者系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儿童文学

编辑）


